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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岁时记校注》

《荆 楚 岁 时 记》

是 记 录 中 国 古 代 楚

地（以江汉为中心的

地区）岁时节令风物

故事的笔记体文集，

由 南 北 朝 梁 宗 懔

撰。全书共 37篇，记

载 了 元 旦 至 除 夕 的

二 十 四 节 气 和 时

俗。有注，传为隋代

杜 公 瞻 作 。 注 中 引

用经典俗传计 68 部

80 余条，说明各种风

俗的来源，偶尔也记

载北方的节令时俗。

《荆楚岁时记》涉及民俗和门神、木版年画、

木雕、绘画、土牛、彩塑、剪纸、镂金箔、首饰、彩蛋

画、印染、刺绣等民间工艺美术以及乐舞等，这

些民俗、民间工艺美术传自远古，延续后世。

王毓荣的《荆楚岁时记校注》是对《荆楚岁

时记》的专门研究。

（王毓荣 著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 8月

出版）

●《七夕》

《七夕》是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节

日 中 国 ”系 列 中 的 一

辑，民俗学家刘宗迪从

节日的源流与文化内

涵讲起，带读者领略节

日 饮 食 、节 日 仪 式 信

仰、节日娱乐活动等民

俗，阐释其所蕴含的文

化意义；既涵盖仍存在

于民间的传统民俗活

动，也通过历史文献重

现传统节日的历史风

貌，重视传统节日的古

今关联，以及节日文化

的地方差异。

《七夕》的写作目标是雅俗共赏。作者在大量引用

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力求用精练、生动的现代语言进行

表达，在细腻地讲述传统节日故事时，给广大读者提供

有品位、有趣味的阅读。此外，该书还萃取了能传达传

统节俗特点和文化内涵的视觉材料，图文并茂，以节俗

的伦理美、艺术美、生活美与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

（刘宗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8月出版）

●《中国牛郎织女传说》

《中国牛郎织女传说》

由国内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

著名学者担任学术顾问，我

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中的

知名中青年学者参与编

纂，是对中国牛郎织女传

说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

的重要著述。全书共分

为 5卷，包括研究卷（施爱

东主编）、民间文学卷（陈

泳超主编）、俗文学卷（邱

慧莹主编）、图像卷（张从

军主编）、沂源卷（叶涛、

苏星主编）。研究卷编选

有代表性的牛郎织女传

说研究论文，呈现了牛郎织女传说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标志性成

果。民间文学卷主要收录牛郎织女题材的传说故事和歌谣。俗

文学卷收录牛郎织女题材的白话小说、戏曲和说唱作品，尽可能

地呈现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各种口头和民间的书面流传版本。图

像卷图文并茂，从画像石到年画、刺绣、皮影、木雕，展现了牛郎织

女传说以图像形式流传的情况

（叶 涛、韩国祥 总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

出版）

●《西王母与七夕传承》

《西王母与

七夕传承》的作

者是日本京都大

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名誉教授小南

一郎。作为京都

学派的传人，小

南一郎在中国古

代小说、上古神

话、礼仪等方面

的 研 究 成 果 颇

丰，《西王母与七

夕传承》便是其

代表作之一。

该书以神话

的社会性和宇宙论两点为基础，从文学文本及 民 俗

礼 仪流变的角度来研究七夕的传承，借助历史

文 献 与 出 土 文 物 ，尤 其 是 墓 葬 画 像 等 资 料 ，围

绕着七月七日仪式性活动中的要素，以及“七”

这 一 数 字 在 民 间 信 仰 中 的 变 化 等 进 行 了 精 到

论述。

（【日】小南一郎 著 日本平凡社 1991 年 6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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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汉秋期至 把卷话七夕

我国先民是最早仰望星空、占候天

象的人群之一。作为北半球夏半年，特

别是农历七月夜空中隔着银河相望的

两颗格外耀眼的明星，牵牛星和织女星

自然不会逃过祖先的观察。据《汉书·
律 历 志》记 载 ：“ 织 女 之 纪 ，指 牵 牛 之

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可知，牵牛、

织女二星在传统天文观测中的重要地

位。以现存的文献资料观之，牵牛、织女

之名早在《诗经》中便已出现。《诗经·小

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

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

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讲的是织女

终日忙碌却不能织出美丽的花纹，牵牛

也不能拉车载箱，是一首怨刺西周王室

诛求无已、劳役不息的诗。然而，细玩

诗句，我们尚不能于天汉（银河）、牵牛、

织女等元素中窥见后世牛郎织女浪漫

神话的痕迹。但是从织女之名以及“七

襄”（指多次移动）、“报章”（指牵梭引

线来回织布形成花纹）等与纺织相关的

词汇可以判断，在周代，织女星就已经

有了和女红相关的文化意义，这很有可

能便是后世七夕节中穿针乞巧习俗的

源头。

而将牵牛、织女同男女婚恋联系在

一起，最迟在战国末年已有端倪。1975

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内

容涉及行政、法律、医学、占卜等，具有极

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功用和后代的黄历

相类似、主要用于卜选吉凶时日的几种

《日书》里便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

女，不果，三弃”“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

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等文字。显

然，就《日书》的功能而言，其主要目的是

劝诫大家不要选择戊申和己酉这两个“晦

气”的日子举办婚礼。不过“三弃”“弃若

亡”等词汇也分明透露着，此时牛郎织女

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情深义重、恩爱有

加，反而和先秦文学屡见不鲜的“弃妇诗”

中的男女形象颇为近似。

在秦汉及以前的民俗中，不仅牛郎

织女的关系并不如后世传说中那样亲密

和美，七夕节所在的七月七日，也不似一

般意义上的佳节良辰，反倒与当时习见

的方术迷信活动颇有关系。保存着许多

古文献残篇断章的北宋类书《太平御览》

中便引用了不少相关的记载。试举两例

如下：《太平御览》引汉代纬书《龙鱼河图》

言：“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

二七，令人毕岁无病。”讲的是农历七月七

日那天，男的吃 7颗、女的吃 14颗小红豆，

可以保证一年都不得病。又引汉代方术

书籍《淮南万毕术》言：“七月七日采守宫

阴干之，合以井华水，和涂女身，有文章，

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说

的是借壁虎和朱砂来检验女性的贞洁。

管中窥豹，可知汉代七月七日的风俗习

惯和今天人们熟悉的七夕节的常见节俗

颇为不同。

然而，汉代也正是牛郎织女传说和

七月七日习俗发生转变的时代。其中，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据托名班固所著、实成书于六

朝的杂史《汉武故事》记载：“（武）帝以乙

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七月七日作

为天子的生辰，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加

之武帝本人雅好神仙方术，在生日当天

举行一些宣示祥瑞的迷信活动为自己祝

寿是顺理成章的。西晋张华所著《博物

志》即有记载：“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

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

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

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而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有理由

相信，统治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汉武帝亲

手为七月七日这个本身方术意味浓厚的

日子添上了吉祥色彩，从而风气相袭，帮

助该日完成蜕变。

除了庆祝生日，好事神仙的武帝也

对牵牛、织女格外垂青。元狩三年（公元

前 120 年），武帝在上林苑开凿昆明池训

练水军，模拟牵牛、织女分列银河两岸

的天象，以昆明池象征银河，在池两侧

各摆放一尊石像，东侧象征牵牛、西侧

象 征 织 女 。 此 事 在 班 固《汉 书》《西 都

赋》，张衡《二京赋》以及汉魏时成书的

《三辅黄图》等文献里都有记载。这两

尊石像至今仍然伫立在陕西省西安市

长安区斗门镇汉代昆明池遗址内，可谓

是古都两千年历史的见证者。后世之

人，看到夹水对峙的牵牛织女石像，难

免想象驰骋，将牵牛织女视作被浩浩河

水阻隔不得相会的恋人，再逐渐附会上

天帝阻碍、喜鹊相助、架桥相会等其他元

素，最终演绎出今天广为流传的神话故

事。这往往也是民间传说产生、发展的

一种常见模式。

同样在汉代的宫廷中，后世七夕节中

的一些重要节俗也已经出现，比如穿针乞

巧。据托名西汉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

载：“汉彩女（即采女，汉代宫女的称号）常

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

之。”到魏晋时代，穿针乞巧与七夕节的关

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文人歌咏七夕诗歌

的主要意象之一。该习俗历代相沿，遂使

七夕节有了乞巧节的别称。在民间，七月

七日巫医方术方面的迷信色彩也有所消

退。据汉末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在当

时民间，民家有在七月七日制麹、制药、制

干粮、晒布、晒书、采香草等习惯。

魏晋南北朝是牛郎织女神话和七夕

节俗的成形期。在传世的诗歌以及文人

的笔记中，牛郎织女不仅在感情上峰回

路转、“你侬我侬”起来，产生了像《迢迢

牵牛星》那样脍炙人口的诗作，其相关的

故事元素、情节也逐渐丰满。梁代殷芸

的《小说》首次记录了情节较为完整的牛

郎织女神话：“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

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

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

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

东，但使一年一度会。”该版本除了“鹊

桥”元素缺失外，和今日主要流传的故事

版本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同时，据西晋周处《风俗记》记载：

“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

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曰：‘七月黍熟，

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此日唯设汤

饼，无复有糜矣。’”可知，三国时，七月七

日不但完成了向“良日”的华丽转身，时人

在当天还会特地准备面条食用，显示该日

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一时期，牛郎织女神

话和七月七日结合得更为紧密，同书记

载，周处故土所在的吴地已形成“七月七

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

果，散香粉于河鼓（即牵牛星）、织女，言此

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

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徵

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

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

之，颇有受其祚者”的祈愿风习，这种“拜

星祈愿”的习俗也延续到了后代，成为七

夕节的主要内容之一。

到了唐宋，与牛郎织女神话相关的

七夕节庆活动基本定型。但随着我国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一 些 新 的 节 俗 也 相 伴 产

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对北宋东

京的七夕节留下了许多记载。宋代东京

的七夕庆祝从七月初一便已经开始，并

一直持续到七月七日当天。除了传统的

设供、乞巧、拜星、祈愿等活动外，汴京人

民还形成了争相购买“磨喝乐”（一种泥

塑童子人偶）、“水上浮”（黄蜡塑成的水

禽玩偶，可浮于水上）等前朝未见新事

物的习俗。这种变化和宋代空前发达

的手工业以及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是节

日习俗受到经济发展影响产生变异的

生动体现。

总而言之，牛郎织女的传说脱胎于

上古先民观测星象时产生的想象，经累

代演绎而成。而七月七日早期是一个方

术氛围较浓的日子，后来逐渐产生吉日

的 内 涵 并 与 神 话 结 合 ，最 终 形 成 七 夕

节。而七夕节的相关习俗也深刻地烙印

着社会发展变迁的痕迹。

七夕节，即农历七月七

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

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节日，

与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一

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受西方影响，

在当代社会，七夕往往充斥

着爱情的喧嚣，其传统文化

内涵则渐趋弱化。基于此，

本文拟从典籍文献中检索

寻觅，溯源七夕节，探求其

发展过程中日益丰富的文

化内涵。

溯源七夕节：牵牛、织女与七月七日
刘 璐

七月流火，天气转凉，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七夕。七夕之节，在周朝便已有雏形，后世相

沿，本为女性乞巧针黹的节日，慢慢又融入了

织女和牵牛的传说，二者相附，七夕便兼具了

男女姻缘的内涵。不过，与今天人们庆祝七夕

节的兴高采烈不同，古代文人笔下的七夕节似

乎总是“道不尽，许多愁”。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

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

不得语。”这首出自《古诗十九首》里的诗篇传

颂近两千年了，可见，从汉魏时起，这七夕的

主人公牵牛和织女便已在文人笔下陨涕了。

其实，在更早的《诗经》里便已然有二位的身

影了。《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

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

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足见，当时的先民

们便通过对星象的观察和想象，描绘了他们

心目中的牵牛和织女形象。

汉魏之后，关于七夕的歌咏渐渐多了起

来，这或与汉代乞巧习俗以及牛郎织女传说

的逐渐成形有关。诗人们也开始描绘想象中

织女与牵牛相会的场景。南北朝的大诗人庾

信在《七夕诗》里写道：“牵牛遥映水，织女正

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

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

登车赴程，旋又分离，今夕之恨，明年之花，其

情景如在目前。唐人王建的《七夕曲》则对牵

牛织女七夕相见前后的场景描摹得更为细

致：“河边独自看星宿，夜织天丝难接续。抛

梭振蹑动明珰，为有秋期眠不足。遥愁今夜

河水隔，龙驾车辕鹊填石。流苏翠帐星渚间，

环佩无声灯寂寂。两情缠绵忽如故，复畏秋

风生晓路。幸回郎意且斯须，一年中别今始

初，明星未出少停车。”全诗站在织女的角度

叙写：一个人在天河边看着星宿，夜里也还在

纺织，丝线断了却不想接续。踩着踏板，抛着

梭子，不停忙碌着，却是因为心里惦念着和牛

郎的约定而不愿入睡。龙鹊驾车填石，载织

女过河会见牛郎。有情人终于相会，两情缠

绵却一霎间又要分离。相见之时也是离别之

始，令人生出无限怅惘。全诗描摹细腻，夜织

天丝、龙驾车辕、鹊鸟填石等，都是七夕的独

特场景，很有画面感，颇有电影的效果。

但在有些文人墨客笔下，无需细致描摹，

只用淡淡数语，便可以传递出无穷的意味与

脉脉的深情。例如孟郊的《古意》：“河边织女

星，河畔牵牛郎。未得渡清浅，相对遥相望。”

没有过多的描写，却令读者体会到了织女和

牛郎欲相见而不得的愁闷心情，可以说是辞

浅情深了。在叙写牵牛织女的离愁之苦方

面，唐人卢纶和戴叔伦的两首诗允称佳作。

卢纶《七夕诗》：“祥光若可求，闺女夜登楼。

月露浩方下，河云凝不流。铅华潜警曙，机杼

暗传秋。回想敛馀眷，人天俱是愁。”人天俱

愁，只觉得这愁已经充斥了天地间。而戴叔

伦的《织女词》则谓：“凤梭停织鹊无音，梦忆

仙郎夜夜心。难得相逢容易别，银河争似妾

愁深。”织女愁深堪比银河，日夜望着的银河，

简直是一条愁水漫漫浩浩。

天上的牵牛织女如此，那地上的痴男怨女

又如何呢？请看李贺的《七夕》：“别浦今朝暗，

罗帷午夜愁。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天上

分金镜，人间望玉钩。钱塘苏小小，更值一年

秋。”七夕之日，午夜梦回，心中满是愁闷，为何

呢？原来自己和爱人已经分离又一年了。男子

如此，女子又怎样呢？《行香子·七夕》：“草际鸣

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

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

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

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这首词的

作者乃是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读罢，仿佛看

见七夕月下的李清照满含深情的愁眸，思念着

她的爱人赵明诚。两位作者都将天上的牛郎织

女与地上自己和爱人的处境相串联，在七夕这

天，将心中郁积的愁绪借诗词倾泻出来。

说到七夕的情与爱，便避不开唐明皇与杨

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

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乐天的千

古名篇《长恨歌》，挑动了无数读者对李杨爱情

的艳羡与惋惜。后世歌咏之作，历代皆有。李

商隐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

牛”，一悲一乐，引发人们无限慨叹。清代的洪

昇还作了一出《长生殿》传奇，文辞精拔，荡气

回肠，直到今天还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但也如前所说，七夕本是女性针黹乞巧

的节日，以之成诗，文人笔下则多了几分欢

愉。唐代的权德舆便有两首作品描写了七夕

当夜的喜庆场景。其一为《七夕见与诸孙题

乞巧文》：“外孙争乞巧，内子共题文。隐映花

奁对，参差绮席分。鹊桥临片月，河鼓掩轻

云。羡此婴儿辈，欢呼彻曙闻。”委婉有情，满

目温馨。还有一篇《七夕》：“今日云軿渡鹊桥，

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

拜九霄。”两首诗里的家人都喜气洋洋地庆祝

七夕，一改文人笔下七夕的愁苦离别之态。

此外，在七夕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难免会

有风流才子做些特别的事。比如陈后主，曾在

七夕与臣下欢宴，写下了 11首咏物诗。而晚唐

五代的才子和凝在《杂曲歌辞其二·杨柳枝》里

则写道：“鹊桥初就咽银河，今夜仙郎自姓和。

不是昔年攀桂树，岂能月里索姮娥。”其中所写

的情境，读者们恐怕已经猜了个差不多吧。这

是作者自述七夕与女郎欢游，而将女郎比作织

女，攀桂树，是说诗人曾高中进士。

自古文人笔下的七夕，悲稠于喜，愁多于乐，

笔下之情，既为天上的牵牛和织女所抒，亦为世

间的离情别景而叹。这也是七夕在中国诗歌中

独特的文化内涵。然而，文人笔下虽愁肠百结，

现实儿女却言笑晏晏。因此，不妨以白乐天的一

首《七夕》作结：“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

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古籍中关于牵牛织女以及七月七日的记载翔实丰富、充满生活气息且富于趣

味性。虽古今节俗有异，但从古至今，七夕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特定意象，承载着爱

情的欢喜悲忧，并借助文人之笔迤逦驰骋。今天，我们就追随着文人笔墨，探访古

人七夕时节的幽思与深情。

无限情思出毫端
张 诚


